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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2014）8月14日，謝美娥教授的電郵

傳來一個噩耗，令我感慨萬分，在學術界的「一

代宗師」王業鍵院士高齡仙逝。王院士不單是一

位學問淵博的學者，而是一位我認識、對我有栽

培之恩的前輩。看到這封電郵的時候，我正在電

腦的另一個視窗中撰寫一篇與滿洲糧食貿易有關

的論文，也剛好在查閱當年與王院士共事時所共

同利用的資料副本，使得當下覺得無限的唏噓。

收到這個消息至今，已經經過數個月，我還是無

法讓我心情平復過來。雖然黃永豪邀約，希望我

以香港人出身又曾經在王院士之下擔任博士後研

究，能為「華南研究中心」撰寫有關王院士的文

章。但當下我無法平靜心情，再加上相近的這幾

個月裡我所認識的、曾經一同談論學術，甚至人

生哲學的幾位學者，相繼離世，使我更覺得人生

無常。經過這幾個月的沉澱，有關滿洲糧食貿易

的論文也已經接近完工，對王院士來說算是有多

一個「交代」了，還有黃永豪的電郵再次詢問，

我想還是試一下好了。

　　有關王院士的治學經歷以及在學術上的成

就，王院士的高徒、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謝美娥

教授已撰文詳述，故不贅說。而且，我認識王院

士之前已從現任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張瑞威教授

學取很多有關王院士在清代米糧市場研究上的

看法，所以如果讀者希望在這裡看到這方面的訊

息，可能會失望。我只是希望能整理出一些我個

人所認識王院士的一些事蹟，以及我從他那裡所

領悟到的事情。

　　回想起來，我第一次見到王院士的時候，是

在1990年代初的一次在香港舉行的國際會議，會

議的其中一節由王院士等報告。當時候我只是一

名學生，對於研究還是新手，也對於王院士等學

者前輩的報告所知有限。

　　我正式與王教授聯絡上的，是在上世紀末的

1999年中旬，當時雖然我仍在新加坡國立大學

任教，但已經向校方請辭，須要另找工作。在何

漢威教授前輩的推介之下，我以電話跟王教授聯

絡，踫踫運氣，看看他那邊可有工作。電話中王

教授非常客氣，更提到因為看到我的論文，對我

有關商業組織方面的訓練與研究很感興趣。對於

一個晚輩來說，真是很擔當不起，對於一個在求

職的人來說，王教授的說話很是令人感到親切與

備受賞識。所以，我就定下心來，準備到台灣找

尋工作機會。到台灣後，剛好遇上台灣的911大

地震，我加入了一些救災的事情，而我的工作申

請也出現一些波折。不過，每一次跟王教授通電

話，他總是表示因為我的工作申請出現波折而

「抱歉」，讓我感受到他待人親切，對正在待業

中的晚輩更體恤萬分。到2000年初，我的博士後

研究工作終於核准了，王教授請我馬上上班。但

因為行政上的程序還有狀況，必須在2月才能起

聘，所以1月份的工作就成了「白工」。王教授為

此一直再三道歉，我對他並無怨言，因為那是行

政方面的問題，但也再次讓我感受到他對晚輩的

關懷。

　　王教授希望我處理的，其實是他過去一直關

心的「清代糧食貿易」這一個大的領域中的一個

部份：貿易組織與金融。誠如科大衛老師在別的

場合提出的，王教授近年的重要研究項目是清代

的糧價，從1970年代開始王教授便組織一些學者

共同研究現在稱為「清代糧價資料庫」的資料，

並開始計劃建立資料庫，最終在近年透過陳慈玉

教授、謝美娥教授的努力而成功建立（感謝謝老

師提供資訊）。另一方面，王教授也意識到糧價

的背後有很多的問題，包括區域之間的差異及其

意義。王教授過去曾發表有關清代至民國的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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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金融的研究，目的是與西方學界對於「銀行與

工業化」的問題進行討論，並從中開發出「貿易

金融」這一環節的重要研究課題。而且，也因為

貿易本身有商人參與，但又不單涉及個人，所以

王教授便也同時開發「貿易組織」這一個環節，

希望與貿易金融一併處理。我們多次討論相關的

問題，我也多次仔細的說明過去對中國經營史方

面的研究，希望跟王教授能有更多的互動。我一

方面在各次討論中獲得更多的新知識，也發現王

教授很樂意接納我的建議。可惜的是，當時我們

在台灣研究金融史料受到各種各樣的限制，也缺

乏經費到中國去收集史料。所以，研究並沒有完

成太多的成果，又因為我找到新的工作（東海大

學），所以暫時結束這一方面的研究。

　　王教授對於我轉職是鼓勵的，更希望我能在

新的教職外跟他「合作」。2000年夏天，我正忙

着結束台北的事情，準備搬到台中去的時候，王

教授詢問我有沒有興趣進行一項「國科會」的研

究計劃。對於一個學術新人來說，這不單是一種

照顧，更是一種鼓勵，不！是一項光榮！王教授

以院士之尊如此的善待晚輩，推動學術研究，這

真的很令人景仰，我很有榮譽感地接受這一項邀

請。計劃原訂三年，每年還需要提交報告以供審

查，對於一個新人來說，這是很寶貴的經驗。共

同主持計劃之外，王教授還幫忙我在中研院申請

「國內訪問學人」身份，讓我有更多資源到台北

找資料，也有更多的機會跟他討論計劃的內容。

　　我們的計劃原訂三年進行，前面兩年先從資

料中推算貿易量與重建貿易組織的歷史，最後一

年則是探討金融的部份。對於研究的分工，我跟

王老師提到他研究糧食貿易超過三十年，所研究

的年代也超過兩百年，而我過去的研究是以晚清

民初的江浙大亨為主（煤炭、火柴，都不能吃

的，只有麵粉還可以），我們的研究斷限與深度

相差太多。但王老師認為清代的貿易和金融資料

十分零散，不及晚清和民初的同類資料具有研究

深度和連貫性。在此基礎上，他主張由他來處理

清代的部份，我來處理晚清至民國的部份。這一

個計劃使我在研究課題上有一個新的方向，也是

我在台灣第一份教職中的第一個研究計劃，所以

我也在第一個寒假選擇留在台灣工作，2001年的

農曆除夕夜，也是在王老師家過了。當天晚上，

王老師與家人也沒有太多的慶祝（因為子女多在

國外），我到王老師家拜訪，我們閒話家常，也

談一下計劃的進度。對於史料與證據，王教授是

最關注的，每當我在「大膽假設」時，他一定會

小心又小心的求證。他甚至會以反論（counter-

argue）的方式進行討論。若沒有準備好，真的會

很快「現形」、「見底」。

　　令人傷感的是，在這一次聚會之後一週多，就

傳來王老師眼睛失明的消息。雖然他還是保持過往

的親切，但從電話交談中也感覺到他心情的低落。

我提到現代的醫學昌明，過去曾有香港大學中文系

的一位老師以雷射成功治療深度近視的例子。後

來，王老師透過家人及其他的管道，也越來越相信

醫療方法的可行性，心情也就定下了。

　　接下來的問題就是我們的計劃如何繼續進

行。在2001年初的寒假過後，我便常常到台北處

理計劃的事情。中研院方面常問王教授的計劃以

後如何進行？倒是國科會方面沒有那麼快要求我

們交代，但我也想到那只是時間的問題，所以請

王老師讓我繼續調度人力，收集需要的資料。但

王老師一直把「現在我無法工作」這一句話說出

來，讓人也覺得不忍。我們的第一年度提交「期

中報告」的日子終於要到了。我不單要完成我個

人要處理的晚清和民初的部份，更要想辦法處理

王教授所負責的那一部份。我只好請教「兩位王

教授」，一位是當下身體抱恙的王教授，他需要

靜養但頭腦仍清楚得很；另一位則是在書本與論

文之中的「王教授」。所以，我就努力地深入研

讀後者，然後再請教前者，並把兩個不同時空的

王教授合而為一，寫好初稿後，再向教授報告，

再加上我所負責的部份，最後，再加上綜合評論

就可以了。雖然，我們的期中報告還是沒有受到

好評，合作計劃也因此終止，但我卻學到王教授

很多的研究內容，對我日後有很大的影響，因為

我也把糧食貿易組織與金融訂為我日後研究重點

之一，思考架構也從這裡開始建立起來。而且，

他非常鼓勵我以個人身份申請研究計劃，以繼續

這方面的研究。



田野與文獻　第七十七期　2014.10.15 第21頁

　　除了要完成研究計劃留下來的部份工作之

外，我在2001年下旬也着手整理出我們的研究成

果，然後投稿出版。剛好那時候中研院近史所有

一個研討會希望王老師能參加，王教授本來跟我

說請我獨自發表就好了。但我認為文章內容雖然

是我所寫出來，但箇中有很多的想法與意見是經

過與王老師共同討論後才得出來的。所以，我們

就以合著的方式報名，並由我執筆，由王老師審

定。由我來負責在會場上報告。過情當中，雖然

王老師正在接受眼睛的治療，但思考能力一點也

沒有退步，文章修改之時，我把他的意見放到文

章裡，並堅持以聯名方式出版。

　　接下來，王教授鼓勵我申請個人專題研究計

劃，我便從「全中國」的規模，進行了兩個階段

的研究計劃，概論晚清至民國時期中國的糧食貿

易及其商業組織之變遷。在每一個階段，我會向

王教授請教各項問題，他雖然均以「憑經驗」的

說，但對我而言還是受惠無盡。到後來，我便以

區域經濟的範圍，從糧食貿易與商業組織變遷的

基礎之上，提出更深入的金融問題。這時候，王

教授更加的鼓勵我，並希望我能做出他無法完成

的部份。其實，這時的王教授眼睛已經無法恢復

視力，但利用電腦放大鏡卻還是可以逐字閱讀。

他因為有了這一部電腦放大鏡，還可以看論文，

甚至持續在台北的學校指導學生。他對於知識的

如此熱情，又如此的熱愛提拔後進，真的無法

掩蓋，也讓我見識到「一代宗師」不屈不撓的精

神。

　　在此，我對王院士表達景仰之意的同時，也

希望盡早能完成全部原訂的計劃項目，並出版成

冊，以慰他在天之靈。

　　　　完成於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訪問中

活動消息


